
■征稿启事

“我的入党故事”2021年 ，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
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何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
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

澎 湃 。 你 还 记 得 你 入 党 时 的
难 忘 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 你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
样的？ 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

行 党 员 义 务 的 呢 ？ 为 展 现 首
都 职 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
使命的生动故事， 本报面向全市
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故事” 征文
征集。 字数800字以内为宜。

为了大地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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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入入党党初初心心
□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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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党组织的初心， 是受父
亲的影响。

我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对越
自卫反击战的老兵。 经历过战争
的人， 会格外珍惜和平年代的生
活， 更懂得报党恩。

小时候， 父亲常和我提起守
边的情形， 特别是回忆云南人民
朴实的民风。

“看到部队路过， 老百姓会
热情地往战士手里塞成熟的香
蕉 ， 还有当地香气扑鼻的普洱
茶， 都是一包一包地送给战士们
喝……” 每当谈到那段难忘的从
军时光， 父亲都会嘱咐我： “在
学校里有需要帮助的同学， 就多
帮一帮 。” 他是这么要求我的 ，

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三伏天里， 他为在街头驻守

巡逻的警察购买西瓜解暑 ； 为
身患重病的街坊募捐； 为同村
的少数民族大叔子女上大学出谋
划策……就是在这些时候， 父亲
在我心里种下了善良、 无私和守
纪律的 “种子 ”， 这颗 “种子 ”
就是 “初心”。

尽管父亲不是共产党员， 但
他始终听党话、 跟党走， 无怨无
悔地追随党、 拥护党， 举手投足
间涌动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 爱
党心。 这种爱凝结成一种精神，
释放出深沉持久的影响力， 烙印
在我心里， 激励着我前行。

大学二年级， 我成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那一天， 是
2012年9月29日， 我站在鲜红的
党旗下， 举起右手， 向党宣誓。

“入了党， 学习、 生活上时
刻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父亲的话语成为我学习生活和工
作的努力方向。

带着父亲的嘱托和期待， 我
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共党员。
读书期间， 我荣获国家励志奖学
金一次， 区级奖学金一次； 认真
做好班级服务工作， 帮助同学解
决困难 ， 荣获 “优秀团支部书
记 ” 荣誉称号2次……一桩桩 、

一件件事情虽然很小， 但是一切
都是那么真实与温暖。

2014年6月 ， 当我大学毕业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之际， 父亲特
意找我严肃地开了一次 “小会”。
“无论任何时候， 都要记住自己
共产党员的身份， 在自己的能力
范围内为群众办实事， 不是自己
的东西坚决不能拿！”

参加工作后， 我成为一名铁
路公安， 父亲当初在我心中种下
的 “初心”， 依然时时刻刻影响
着我。 我谨记党章党规党纪， 约
束自己的言行， 力争做一名优秀

的共产党员。 正是在这种知恩、
感恩、 报恩的精神感召下， 从警
近6年来， 我从对铁路公安工作
一知半解， 到对业务工作烂熟于
心； 从错误频出的警营 “菜鸟”，
到荣立个人三等功、 个人嘉奖；
从写下第一篇通讯稿件， 到捧回
国家级、 铁路公安局、 区级文学
作品获奖荣誉证书。

一路走来， 飘扬的党旗引领
我不断成长的同时， 信仰的力量
也释放在我们的小家庭中。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 我的
爱人也 “火线” 入党。 当面向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 我再一次体味
到了当初那种心动的感觉， 深切
感受到入党时的热血沸腾与昂扬
斗志。

无论何时， 我都无愧于自己
的选择， 无愧于父亲的期望， 永
远不畏艰难， 一路向阳！

淡是最浓的味

□乔欢

———读《汪曾祺全集》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大凡喜欢汪曾祺的， 都缘
于其代表作 《受戒》， 在明净
素淡的山水之间， 小英子的一
串脚印， 搅乱了小和尚明海的
心， 也让读者的心湖泛起层层
涟漪……

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浓郁风
格， 汪曾祺的清淡文风独树一
帜。 为了走进这位我非常喜欢
的作家的世界， 前不久， 我花
了四个月时间读完 《汪曾祺全
集》， 这套全集一共12册， 收
录了迄今发现的汪曾祺的全部
文学作品。 从汪曾祺的小说、
散文、 戏剧、 谈艺、 诗歌、 杂
著、 书信等一路读下来， 我愈
发体会到 ， 汪曾祺风格中的
“淡”， 其实蕴含丰富， 耐人寻
味。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 人物
的情感是 “淡” 的。 小说 《大
淖记事》 里， 巧云和小锡匠明
明 “都到岁数了， 心里不是没
有”， 却 “只是像一片薄薄的
云， 飘过来， 飘过去， 下不成
雨 ”， 令我等读者徒自着急 ，
但小说的后半部分， 让我们看
到巧云和小锡匠完全是用生命
在相爱。

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 他
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 本身便
是内容， 他将小说散文化， 视
语言为一种文化现象。 细品汪
曾祺的叙事语言， 会发现他的
文字看似平淡素简， 但绝不枯
瘦无味； 看似每句话都家常平
易， 但搁一块儿却很有味道。
他的文字， 没有纷繁华丽的辞
藻， 而是一字一句都追求雅致
精确、 达意传神。

对于其文字风格的渊源，
汪曾祺自认受归有光 、 桐城
派 、 鲁迅和沈从文的影响很
深， 他喜欢归有光 “以清淡之
笔写平常的人情”， 认为归有
光是 “中国的契诃夫”。 而在

桐城派的影响下， 汪曾祺行文
尤其讲究 “文气”， 他的散文
恬淡闲适、 如话家常， 他的小
说诗意贯穿、 气韵生动， 都是
文气流通的表现。

汪曾祺是一个淡泊但有原
则的人。 他20岁就开始发表短
篇小说， 一辈子只写短篇， 不
写长篇和中篇。 有人对他说，
他那个 《大淖记事》 只写一万
六千字， 太可惜了， 再稍微写
长点， 抻一抻就是中篇。 汪曾
祺则说 ， 宁可把长文章写短
了， 不可把短文章抻长了。 他
认为作品写短有个好处， 就是
作品的实际容量是比抻长了要
大， 你没写出的生活并不是浪
费， 读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读者会感到这个作品很饱满，
而作者也会因为材料多而写得
更从容。

生活中 ， 汪曾祺开明通
透， 饱含智者的淡然。 他容许
孙女 “没大没小” 地叫他 “老
头子”， 他说： “一个现代的，
充满人情味的家庭， 首先必须
做到 ‘没大没小’。 ” “作为
一个长辈， 应该尽量保持一点
童心 。” 他还喜欢逛菜市场 ，
做起菜来极富想象力， 善于将
清淡的食材烹饪得鲜香诱人 ，
他用干贝烧的小萝卜曾令海峡
两岸的友人赞不绝口。

《汪曾祺全集》 向我们呈
现出一个真实可爱的汪曾祺，
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
义者， 一个向往美好人性、 对
世间充满了温爱和同情、 善于
抒写普通人身上的诗意和美的
纯文人。 他的文风疏朗清淡，
性情闲适恬淡， 但这种 “淡”
不是寡然无味的平淡， 而是一
钵小火慢炖后融入了丰美物产
精华的浓汤的 “淡”， 看似澄
澈清汤， 实则味美丰盈， 令人
回味隽永。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
命 ， 成为一名15岁的解放军小
兵。 直到现在， 只要一听到 “毛
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他就
兴奋得孩子一般， 仿佛回到了热
血军营。

父亲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 少年壮志九死一生，
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归属感已与生
命融为一体。

母亲后来说， 当年20岁的父
亲穿着绿军装， 抱着一个西瓜就
去相亲， 外祖父竟答应将女儿许
配给家徒四壁的他。

父亲现在仍清晰地记得1951
年那个让他永生难忘的冬天。 朝
鲜战地奇冷， 急行军时风雪刮在
脸上如同刀割， 一出汗棉军服就
冻成硬壳。 夜宿在防空洞和朝鲜
百姓家中时， 因为战乱基本上没
有柴火取暖， 就都挤靠在冰窖似
的地上席地而卧。 在冰天雪地里
冒死作战 ， 累到走路也能够睡
着， 有战士打了个盹就再也没有
醒来……父亲回国后， 1958年参
加甘南剿匪战役时， 右腿中弹受
伤， 后来走路一直不太利索， 每
逢阴冷天气腿就钻心地疼， 冬天
总是离不了热炕。

二哥俊保入伍在新疆塔城，

戍卫边境线十三年， 父亲一直很
欣慰。 在他心里， 只有革命军队
里才是正事和大事， 父亲和侄子
说： “长大了就考军校， 穿上军
装才算男子汉。”

小时候， 我们八口之家在农
村生活困难， 姐弟六个打小也没
什么好吃的， 就爱吃母亲包的饺
子， 每次等我们抢完了， 父亲才
让母亲在锅里下几片饺子皮， 圪
蹴在墙角一个人默默吃。 之前我
们都以为生活困难， 父亲舍不得
吃。 直到今年春节年夜饭上父亲
还是这样， 刚刚15岁的侄子嘟囔
着： “爷爷， 现在生活都好了，
你咋还这样啊……”

父亲没有答话， 轻柔地摩挲
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 ” 纪念章 ，如
同抚摸着战友的脸庞 ，喃喃自
语 ： “1952年8月那次拉锯战 ，
我们团夺下一个高地， 朝鲜人民
军送过来一些半月形的野菜饺
子 ， 天近黄昏 ， 炊事班刚刚煮
好， 有的战士吃了几口， 有的还
没吃到嘴里 ， 敌机报复 性 连 环
轰 炸 就 来 了 ， 一 百 多 个 战 友
瞬间就没了，那个‘小四川’嘴里
还咬着半个饺子……” 侄子蹲下
来默默抱住全身紧绷的父亲。

十八年前 ， 组织安排我去
400公里外的一个偏僻山村结对
扶贫， 临行前和父亲道别， 他突
然想起那个村子还有一个近20年
没有联系的老战友。 到了村里，
我安顿停当， 就请村干部帮我打
问这个老战友伯伯， 不料话刚出
口，村支书立马跳了起来： “快、
快、 快……跟我走！” 天近黄昏，
我跟着村支书沿羊肠小道磕磕绊
绊走了近半个小时 ， 最后曲 里
拐 弯 进 了 一 户 低 矮 破 败 的 土
屋。 暗淡的灯光下， 炕上躺着一
位白发苍苍、 骨瘦如柴， 已处于
弥留之际的老人， 他正是我要寻
找的父亲的老战友。 原来伯伯是
村里党龄最长的老党员， 还曾任
过村支书， 为人耿直公道， 深得
村民尊敬。 老伴走得早， 女儿远
嫁， 儿子不在身边， 老人晚年过
得恓惶 ， 去年不幸查出胃癌晚
期， 是村里安排人在轮流照管。

我偎在炕沿上， 轻轻抓起伯
伯枯柴般的手 ， 问他看看我像
谁？ 老人迷迷糊糊地应着 ， 有
气无力地摇摇头 。 我说出父亲
的名字， 伯伯立马撑开了一闪即
合的眼皮， 沙哑而吃力地说：“你
爹……他还好着吗？” 继而又陷
入昏迷。

五天后， 我与村委会一起安
葬了老战友伯伯。

那时候手机尚未普及， 山村
也没有电话， 我结束工作回到家
已是三个月之后， 当我把老战友
伯伯的情况告诉父亲， 他凝视远
方踯躅良久， 自言自语： “没几
个人了……”

每逢八一、 春节等节庆， 地
方政府都会来家里慰问， 父亲一
如既往地寡言少语： “那么多战
友牺牲了， 现在的好日子他们看
不到了……”

他们这一辈人用热血和青
春， 换来了大地的丰收。

□马俊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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